[bookmark: _GoBack]通过人物语言浅析苏文纨的“围城”
1、 前言
在钱钟书的《围城》一书中，“围城”这一概念被反复体味，成为一种意义广泛，内涵深远的抽象意象。前人多将目光投诸主人公方鸿渐的男性视角，专注于拆解他的“围城”。而除主人公之外，钱钟书凭借饶有趣味的语言描写，塑造的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高知女性角色苏文纨所身处的“围城”也同样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在本篇论文中，笔者将依据《围城》书中从回国后方鸿渐第一次拜访苏家，到方鸿渐拒绝向苏小姐坦白他并不爱她后，苏文纨与曹元朗迅速订婚的内容，围绕对苏小姐精妙的语言描写，浅析苏文纨最典型、最浓墨重彩以及最宏大的三座“围城”。
二、通过对苏文纨的语言描写浅析苏文纨的“围城”
（一）最典型的“围城”：苏文纨与曹元朗的婚姻
在《围城》中，钱钟书构建了一个重要概念——围城。“围城”这一意象最为人所熟知的含义便是“婚姻围城”，而“围城”一词首次出现在小说中便是用于描述婚姻关系：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footnoteRef:0] [0:  钱锺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第90页。] 

围城一词首次提出正是经由苏小姐之口，而婚姻的围城的“冲进去”和“逃出来”也在她本人身上得到验证。
在苏、方二人接吻，方鸿渐仓皇逃跑后，苏文纨目送他离开后，“又记起曹元朗的诗，不禁一阵厌恶”。[footnoteRef:1]她的厌恶不仅是对于曹元朗的诗句，也是对于曹元朗这个脑内空虚又乐于卖弄的人。她对曹元朗的感情不是爱，因而便无可避免在婚后产生“逃出来”的心理。 [1:  钱锺书：《围城》，第97页。] 

而苏小姐迅速与曹元朗订婚，同样经过了多方权衡考虑。首先，“冲进去”的导火索是方鸿渐对她的拒绝伤害了她的自尊，她迫切需要寻求一个爱慕她的男人，向所有人展示，自己并不缺人追求，方鸿渐的拒绝对自己而言无足轻重。其次，苏小姐自知并不年轻，在“女大当嫁”的社会期许下，苏小姐不愿继续等待。况且，曹元朗家与苏家是世交，曹元朗又是一位在剑桥这等名校念文学的新诗诗人，苏、曹二人可谓门当户对。更为关键的是，曹元朗有着赵辛楣所不具备的讨好苏文纨的本领，这刚好能够满足苏文纨对婚姻关系的完全控制。
（二）最浓墨重彩的“围城”：对被男人们争抢的渴望
其实在整本书中，苏文纨身上体现的最明显，也最淋漓尽致的，是她执着于被众多男人争抢的这座“围城”。苏文纨热衷于刻意出言暧昧，挑拨男人为她争风吃醋。比如，在苏方二人回国之后，方鸿渐首次前往苏家拜访时，赵辛楣未出场时，苏文纨一直称方鸿渐为“方先生”，而在赵辛楣出场后，她则亲热地改口“鸿渐”，“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footnoteRef:2]后来，苏小姐借病推脱方鸿渐的邀请后，又自己主动交代她没有应邀前去聚餐却与曹元朗见面，并且刻意点出曹元朗在剑桥念书，两家又是世交。苏文纨不知道方鸿渐不喜欢她，想要借此让方鸿渐吃醋，刺激他对自己示爱。但由于方鸿渐此时爱着唐晓芙，因此苏文纨并未得逞。更有趣的是，在众人谈论新诗时，苏文纨更是顺水推舟地把王尔恺落款的录有情诗的珍贵折扇拿给曹元朗和方鸿渐看，并且扭捏作态，并不讲明这折扇和情诗的真实来历，只为让曹元朗和方鸿渐猜测王尔恺又是苏小姐的爱慕者，进而产生吃醋的心理。至赵辛楣请客前苏方二人通电话，苏文纨更是直接说“他（赵辛楣）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可事实是“苏小姐深知他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不必请教医生”，[footnoteRef:3]她也因赵辛楣为自己牵肠挂肚而格外得意。除此四处之外，能够证实苏小姐想要“冲进”男人追捧的中心的依据也有多处可圈可点。但不难看出，苏文纨说出这些话术，使用的这些伎俩，矛头的核心都指向方鸿渐，苏小姐最渴望的是方鸿渐向她示爱，是这一个人的爱慕。并且，苏文纨内心深处实际上以玩弄大把男人的行为为耻。为了打消方鸿渐对唐晓芙的喜爱，苏文纨私下说唐晓芙“人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footnoteRef:4]正足以说明，苏文纨对于耍手段玩弄男人的行为感到不齿。苏文纨期望“逃出”借其他男人刺激、引导方鸿渐的循环，期待方鸿渐能够主动地、无需引导地向她表达爱意。 [2:  同前注，第52页。]  [3:  同前注，第82页。]  [4:  钱锺书：《围城》，第55页。] 

（三）最宏大的围城：男权社会中以苏文纨为代表的女性无法独立掌控自身命运
似乎每当提到方鸿渐的“围城”，便自然想到职业、恋爱和婚姻的三重含义，但提到苏文纨的“围城”，能够想到的就只有恋爱、婚姻这两层。这不是分析的欠缺，而是钱锺书在《围城》中根本没有提及苏小姐的事业。小说中将苏文纨塑造为一个学术成就颇高的女性，但即使是这样的女性也难逃两性关系中恋爱婚姻的围城，这背后的根源问题需要聚焦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独立掌控自身命运的问题。
《围城》写作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彼时男性话语体系中女性的被动沉默正在被逐渐削弱，正如耿立在对于《围城》中对西方文化冲击下女性命运的转变所说，“传统文化的围城束缚下，她们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使她们从原来的服从，变为了勾引、诱惑”，[footnoteRef:5]当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仍然摆脱不了几千年的男权社会规训的洗脑： [5:  耿立：《论〈围城〉中女性形象》，《北方文学》2020年第20期] 

《围城》不仅是一部“儒林外史”，它还喻示着另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群落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她们是已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取得了经济独立的“娜拉”们，她们虽比传统女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鼓吹个性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中国社会里，不论她们怎样打拼，都无法因此而走向幸福，相反不得不面临新的尴尬与不幸，尤其是难以摆脱精神的依附性。[footnoteRef:6] [6:  刘国珍：《突围与自困：〈围城〉中的两位女性知识分子》，2012年，摘要。] 

在海归女博士苏文纨身上，“精神的依附性”得到鲜明体现。苏文纨“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并且不仅止于二人，王尔恺、曹元朗在她眼中也成为略施言语便能调动的爱慕者。而主观意识上，苏文纨这种将吸引的男人的数量与女人的价值紧密绑定的思想，实质则是将女性价值交由男性判断，消解了女性的独立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下，女性独立便成为了苏文纨生命中最为宏大最为抽象的围城。苏文纨对于两性关系总是渴望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一方，这正是高知女性从传统两性观念中抽离的初步探索。在回国后，苏方二人来往期间，方鸿渐态度暧昧，模棱两可；苏文纨步步紧逼，恩威并施。看似是苏文纨主导感情的走向，实则是方鸿渐一直逢场作戏，对苏文纨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才导致苏文纨自然地相信自己的步步引导让方鸿渐很受用，误以为自己掌控了局面，但到最后终究是方鸿渐的一封拒绝信侮辱了苏小姐的自尊心，“对于她来说是一个不可抹去的阴影和伤痛，这也是男性本位思想下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悲哀”。[footnoteRef:7]其实回归小说本身，在苏方二人来往期间，两人总共通了三次电话，而这三次都是苏文纨主动打给方鸿渐的，另外，又有苏小姐打给唐晓芙的三通电话，只为阻止唐方二人单独见面。表面上看，男人们被苏文纨玩弄于股掌之间，但苏文纨对于得到男人的爱慕的过分执着，甚至是为了引导对方与自己恋爱而自己主动付出，其实正是她在精神上对于男性的依附性的具体体现。“传统的家庭观念遏制了她们思想的继续前进，从家庭里冲出去却又不自觉的走进去，无法超越这种内在的困境，囿于其中，最终以失败告终，即便接受了新的教育与知识，但仍然在骨子里摆脱不了依附的心态”，[footnoteRef:8]最终只得步入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成为一场必然的悲剧。 [7:  贾旭东，穆阳：《〈围城〉中两位女性知识分子的突围与自困探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年第14期，第188-189页。]  [8:  任晓娟：《〈围城〉的女性叙述话语浅析》，《陇东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29-32页] 

3、 总结
“城堡外表的光鲜亮丽意味着人生理想的美好，为此，城外的人都想冲进城内。当城内的人体会到了城内真实的生活，愈发感受到自己美好的愿望与城内现实生活的差距，不断地被现实生活所打压，以至精神萎靡不振，最后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footnoteRef:9]通过对《围城》中苏文纨的语言描写的，笔者着重分析了苏文纨与曹元朗的婚姻、与赵方二人的纠葛、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这三座“围城”的形成与构成，弥补了文学领域中。本论文在主角的身后看到配角的围城，跳出前人围绕方鸿渐分析苏文纨的“围城”的固定视角，从人物语言描写的角度，赋予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围城”一词更为丰富的内涵解释。 [9:  骆芬芬：《从钱钟书小说〈围城〉看方鸿渐的“围城”人生》，《北方文学》2019年第20期，第34-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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